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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金瓜石過去曾為重要的金、銅礦產地，在明治後期、大正初期日本國內金、銅

礦業發展尚未大盛前，金瓜石的金礦產量高居日、臺第一，同時也是全臺唯一有銅

礦出口的地區。此後隨著整個大局勢的變化，有過兩次的礦權轉移，最後為日產財

閥所取得，在其有規模的開採下，金瓜石更一躍成為全亞洲最重要的貴金屬礦山。

直到國民黨政府接收臺灣以後，在當地成立台金公司，金瓜石仍為全臺主要的銅礦

生產區。 

在整個日治時期，金瓜石礦權始終掌握在日本實業家或財閥手上。第一任礦主

田中長兵衛與第三任的日產財閥在日本本土或在朝鮮都有其他礦山共同配合經營，

第二任礦主後宮信太郎則在金瓜石礦權轉手後，將其底下職員全部移往朝鮮金井礦

山，但至今我們對礦權轉移的原因，金瓜石與日本、朝鮮礦業的關係，個人實業家

間的競爭、財閥的角色等，所知都很有限。加上這些變動又與整個日本政府的政策

（如扶植財閥）、經濟的因素（如開放或禁止黃金輸出的原因）、戰爭的發生（如日

清、日俄戰爭，第一、二次世界大戰）、軍國主義的高漲，以及日本的國家定位等課

題有關，因此有必要對此做更深入而廣泛的研究。 

本年度的研究計劃，預期以明治／大正年間，即田中長兵衛時期的金瓜石礦

業，以及同時期的日本金、銅礦業史的研究為主。關於金瓜石的礦業史的研究，過

去有唐羽的《臺灣採金七百年》一書，對其礦業史發展有詳細的敘述。但唐羽的研

究，一方面未標明所引用的資料，一方面其內容偏重在敘述發展，但未對發展轉變

的原因作出交代，加上其敘述又有一些錯誤，有必要加以補正，因此本計劃便以《臺

灣日日新報》為主材料，並參照唐羽的研究，詳其所略，略其所詳，希望重新勾勒

這段發展史。其次，希望藉由文獻與圖像（如寫真帖）的判讀，指出金瓜石各時期

的人文地景如廠房、索道的所在位置與變遷。再次希望藉由當時的礦業技術史的研

究，一方面可基本了解金瓜石的搗礦、砂礦、泥礦、製鍊等內容與過程，並與日本

礦山技術發展史參照比較。最後希望了解金瓜石礦業在整個日本礦業政策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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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金瓜石礦業發展史（從明治到大正年間） 

一、金瓜石的開發與發展 

早在十六世紀，西班牙人及荷蘭人便先後在台灣北部探金無功而返。十九世紀

末，劉銘傳來任臺灣巡撫，修築基隆──台北間的鐵路，在光緒十六年 （1890），

施工工人在今八堵車站附近大華橋下基隆河邊清洗飯碗時無意間發現河中的砂金，

於是溯流而上，一路直到與大粗坑溪合流處，發現基隆河已少見有砂金，反而大粗

坑溪才有砂金，於是再沿大粗坑溪入九分山，終於發現金礦所在。次年，更在金瓜

石的岩嶂間發現金礦。較早發現的即小金瓜露頭，次年發現的即大金瓜露頭。 

發現金礦以後，蜂湧而來的淘金、採礦者更多，甚至高達數千人之多，清政府

於是設立金砂局以管理之，並可收取釐金。儘管有釐金的收入，但官方從管理的角

度思考之，並不以為有利，反而認為是一大麻煩，所以曾一度廢除金砂局，交由民

營的包商金寶泉承包管理砂金事務。直到光緒二十年 （1894）7 月包商金寶泉承包

屆滿，官方又收回採金權，重設金砂局。 

光緒二十年（1894）清日甲午戰爭，戰後臺灣被割讓與日本。當時 無論是英、

日或其他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都對臺灣頗有興趣，包括臺灣所產的黃金及其他礦產，

則是吸引這些國家的關鍵之一。因此在割讓臺灣與日本之前，李鴻章甚 至曾以臺灣

的礦權作為條件與英國交涉，希望可以阻止日本據臺的野心，但未能成功。 

 

日本在取得臺灣之初，曾遭受臺灣人民的抵抗，這些抵抗的活動間間斷斷持續

了數年之久，但在整個亂事未平之前，日本政府已著手規劃臺灣的礦業。因此在治

臺次年，便即開放登記申請金瓜石礦權。 

明治 29 年（1896），「台灣礦業規則」發布實施，明訂以通過雞籠山（基隆山）

頂的正南北線為界，將金九地區的礦權分為東西兩個礦區。明治 30 年 （1897），確

定日人藤田傳三郎的藤田組取得西區的瑞芳礦山礦權，東區的金瓜石礦山礦權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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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石礦山的所有者田中長兵衛首先取得。1
 

釜石礦山位於日本東北地方，當地與中國地方並列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兩大鐵礦

產區，同時也是製鐵技術的先進地區，釜石礦山率先引進洋式高爐製鐵法，此種以

岩鐵 為原料的高爐製鐵人稱伯州流，較諸中國流製鐵法，在出鐵能力、生產效率都

較高，生產耗費較低。加上中國地方主產砂鐵，不如釜石礦山所產的岩鐵利於鑄造

大砲與國防兵器，遂使釜石礦山與國防軍事關係密切。2這應是田中長兵衛可以隨日

本軍隊殖民海外率先取得金瓜石礦權的關鍵因素。 

田中長兵衛在取得礦權後，設立金瓜石的礦山事務所，以小松仁三郎為事務所

所長，事務所分設外勤、內勤二部，外勤設採礦、運礦、精鍊、營繕四課，內勤設

總括、庶務、會計、倉庫、酒保、醫務六課。3
 

當時的金瓜石的礦工主要是日本人，而臺灣人則從事搬運雜役等苦力： 

人夫採鑛運搬之苦力，及其他雜役大工等，合計三百五十人。此等人夫，除

起大工，曁有他項特別之技能者，皆以本島人供用，比之鑛夫傭資較省。目

下為採鑛入坑者悉內地人。以採用本島人，較之傭資得從低廉，乃不用本島

人採鑛者，則因本島人不精熟於採鑛，又要多數監督之人，兩端有不適用也。

4
 

經過田中長兵衛的開發，金瓜石始從茫茫荒野，一變成為山中市街，有人追懷

當年入山開礦的危險及其艱辛，今昔對照之下，頗有天壤之別之感： 

然為吾人鑛業者，由其業務上，深入于此危險之山中，敢行踏查，或試探堀，

其困難寔出于豫想之外，況且日夜不可不鬥，瘴氣與苦熱乎。今也以日本第

                                                 

1
 以上俱見《臺灣鑛業會報》一四九（1928.1），〈臺灣產鑛物に關する舊記の抄錄（四）〉，頁 23-26。

《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9 月 27 日、9 月 28 日、9 月 30 日、10 月 3 日，「瑞芳及金瓜石金鑛の現

況」。 

2
 荻慎一郎，《近世鉱山社会史の研究》（京都：思文閣，1996），頁 319-322、358-364；日本學士院

編，《明治前日本鉱業技術発達史》（東京：臨川書店，1982），頁 318-335；窪田蔵郎，《鉄の文明史》

（東京：雄山閣，1991），頁 233-235 

3
 《臺灣日日新報》，1901 年 4 月 21 日，「瑞芳金山の事業擴張計劃」。 

4
 《臺灣日日新報》，1902 年 9 月 18 日，「鑛山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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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之金山，被稱揚于世，宏大之工場，壯麗之住宅，幾多相櫛比，宛然形成

山中之一市街。謳歌其全盛之金瓜石鑛山，亦顧其當初茫茫野山，一非有可

稱住家者，即使人想為土匪巢窟之地。故如金瓜石竝九份之鑛脈，傅說為係

土匪之採堀者，牡丹坑亦在鑛脈發見以前，即與金瓜石等，為同一狀態，但

於九份、火庚仔寮地方，不過散見民家耳。5
 

                                                 

5
 《臺灣鑛業會報》十九（1915.7），〈際于始政滿二十年（上）〉，頁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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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日日新報》1901 年 6 月 30 日關於金瓜石的報導。 

 

二、三大金山的競逐 

明治 37-38 年（1904-1905），臺灣的金山以金瓜石、瑞芳、牡丹坑相鼎立，曾

有人列出排名： 

 

表 1、日、臺兩地礦山排名6
 

 東方 西方 

橫綱 金瓜石 缺 

大關 日立 山野 

關脇 佐渡 瑞芳 

                                                 

6
 表中使用日本國技相撲的五個級別來定礦山的排名高低。橫綱是最高級，而前頭則是最初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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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小坂 松岡 

前頭 牡丹坑、釜石、幌別、大口 芹野、生野、牛尾、波佐見 

 

*資料來源：《臺灣鑛業會報》二（1913.3），頁 27-28。 

 

金瓜石、九份兩地，最初以九份的礦脈備受期待，加上交通便利，不似金瓜石

必須深入山巒之間，7所以藤田財閥最初便先選擇九份開採，但兩地一開採之下，反

而九份開採結果平平，而金瓜石礦山發達的情形，卻出乎意料之外。至於牡丹坑雖

是後起之秀，但卻好景不常，不多久便被金瓜石礦山所收購，並很快停止經營。大

正初年回顧三金山的發展，記載： 

自（明治）三十四年間，殆而勃興者，即為一時有名之牡丹坑金山，可惜爾

後其經營不如意，已於一昨年（大正二年）中，終被併合于金瓜石。此金瓜

石鑛山，其發達之情形，寔屬意料之外，蓋該鑛山，方其採堀之初，關探鑛

上，殊非勞費心力，即賴土人露頭堀之舊跡，纔以進堀，步一步隨而收金，

漸次將其事業擴張耳，而且可謂幸虧，已際本山漸減其產額之時，新有發見

金銅鑛，勿而挽回其頹勢，依然維持其盛況。 

蓋瑞芳鑛山，亦其當初之採堀方法，與金瓜石，敗無大差，以後俱伴作業之

進步，漸至注意于採堀法，雖然該山亦以昨年終廢其直營，於是乎，自領臺

之初，為金鑛經營者，以到今日，獨有金瓜石鑛山而已。8
 

而從全臺金屬礦的開採史來看，三金山的的發現，以及金瓜石的長仁礦床的金銅礦

的發現，則是少數足以稱道之事： 

回顧領臺當時，先得瑞芳、金瓜石之兩金山，嗣而發見牡丹坑金山，稱曰臺

灣三金山，一時喧傳于世上，爾後除於金瓜石銅鑛之發見外，殆無為金屬鑛

可足揭記者，此間雖有屢聞金銅等之發見，概是風說無有何等實績之可見者，

其發達頗遲遲，常以為遺憾。……9
 

                                                 

7
 蛙亞流生，〈偶感漫話（一）〉，《臺灣鑛業會報》八（1914.8），頁 42。 

8
 《臺灣鑛業會報》十九（1915.7），〈際于始政滿二十年（上）〉，頁 44-45。 

9
 《臺灣鑛業會報》三十九（1917.3），〈本島鑛業發展之機運〉，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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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見三金山，尤其是金瓜石在臺灣的金屬礦業史中的重要性，以下簡述三金山的礦

業開採歷程。 

 

（一）金瓜石 

田中長兵衛在取得礦權後，自明治 30 年（1897）3 月始著手事業，在金瓜石採

用現代化的開採方式，有別於先前的河邊淘洗或土法挖掘，引入先進的機械設備與

專門的開採技術。最初採掘多集中在本山礦床，採取濕式製鍊，直到明治 38 年（1905）

在第一長仁礦床發現廣大的含金銀硫砒銅礦床，遂將重心同時放在金與銅兩礦上，

並在金瓜石附近的水南洞（即今之水湳洞）成立全臺唯一的乾式製鍊所。大正 2 年

（1913）更合併附近的牡丹坑金礦。以下簡述其過程發展。 

根據《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1 年（1899）的報導，最初開採集中在本山一、

二坑，當時也以第一、二坑的成績最佳，而第三坑次之，第四、五兩坑仍在探測中。

10第一、二坑有輕便鐵路，礦石多由第一坑出口，再從坑口接索條，往下約六百尺

左右，即第一製鍊場。11當時已有三處製鍊場，第一製鍊場專練富礦，第二、三製

鍊場則製鍊普通礦石。12四年後，即明治 35 年（1902），又增築第四處製鍊場。13同

時也在水南洞裝置水力電氣機械，作為製鍊場的電力使用。14
 

                                                 

10
 《臺灣日日新報》，1902 年 9 月 17 日，「金瓜石鑛山の狀況」。 

11
 《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9 月 27 日，「瑞芳及金瓜石金鑛の現況（一）」。 

12
 《臺灣日日新報》，1902 年 9 月 17 日，「金瓜石鑛山の狀況」。 

13
 《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12 月 18 日，「基隆各金鑛事業の擴張」。據唐羽指出，第一製鍊場位

於本山五坑附近。礦砂從一坑出洞後，利用架空索道直接製鍊場，進行選礦。明治三十三年（1900）

建立第二製鍊場，明治三十四年（1901），建立第三製鍊場，明治三十六年（1903）建立第四製鍊場。

明治三十七年（1904），建立第三製鍊場。不久，第二製鍊場改為泥礦廠，第四製鍊場改為搗礦廠，

而第一、三製鍊則分別於明治四十一年（1907）、四十二年（1908）廢棄不用。但目前尚不知其所引

用資料出自何處。請見唐羽，《臺灣採金七百年》（台北：財團法人台北市錦綿助學基金會，1985），

頁 104。 

14
 《臺灣日日新報》1904 年 11 月 01 日「金瓜石鑛山の擴張」，報導田中組預算金二十萬圓以增設

水力電氣機械，而在《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9 月 2 日「金瓜石鑛山の擴張」一文則報導已在水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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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在此時，金瓜石為了每月所生產的銅礦甚多，但設備不足以製鍊如此多的銅

礦而煩惱。為此而在水南洞新設乾式製鍊所，增築第一熔礦爐。15而部份銅礦賣予

大阪三菱分銅所。16
 

值得注意的是，明治 38 年（1905）在第一長仁礦床發現含金銀硫砒銅礦，17由

於當時在日本未曾發現這類金銅礦脈，因此無人知道如何製鍊這類礦石，而必須投

入鉅資進行研究。18所進行的研究，主要採取兩種方式，一是試驗乾式製鍊的方法，

成效不錯。一是從日本運來硫化鐵以配合進行精煉。不過，由於硫化鐵是製造硫酸

肥料的原因，用途多，使其購入困難，於是改用含銅磁鐵礦石來進行製鍊。此即作

為媒熔劑的鹽基性配合劑。為此增築第二熔礦爐，不久又再增設第三熔礦爐。19
 

為此，礦主在岩手縣釜石礦山附近買下含銅磁鐵礦山，以供應製鍊的需要，20於

                                                                                                                                                 

洞裝置水力電氣機械，有一百五十馬力，作為精鍊之用。並在《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4 月 12 日

「金瓜石の電氣作業」指出在水南洞庄設置水力電氣機械，配送往第二、第四精鑛所。 

15
 《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8 月 6 日「銅鑛の賣卻」指出，金瓜石的銅礦精鍊設備，每月可精鍊二

萬圓的粗銅，無法製鍊所有採掘出來的礦石，但可能限於資本與金瓜石腹地不大的原因，無法擴充

設備，因此有意以賣礦取代製鍊。但在《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10 月 12 日「金瓜石鑛山の擴張」

則報導事務所著手增築溶鑛爐。 

16
 《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3 月 5 日，「田中組の銅鑛」。 

17
 《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11 月 29 日，「銅鑛の發見」；1907 年 2 月 9 日，「良鑛脈の發見」。 

18
 《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7 月 8 日，「金瓜石金山近況」。 

19
 《臺灣日日新報》，1910 年 4 月 30 日，「金瓜石鑛山の擴張」；《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09

年 9 月 21 日，「金山近況」：「乾式精煉所自始精煉銅礦以來，設置乾式精煉所於山腳之水南洞，該

所現裝置徑十尺、五尺、四尺之鎔礦爐各一基。」《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10 年 2 月 4 日：「如

金瓜石之銅鑛，鑛質之良好，乃歐美所未曾見者，且鑛區有擴張之餘地，唯現之鎔鑛爐漸以狹隘，

今正製造長二十尺，幅三尺之大鎔鑛爐云。」《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10 年 5 月 1 日，「鑛山

擴張／增設熔鑛爐」：「金瓜石鑛山，爾來之採掘銅量，愈愈增加，今欲擴張其熔鑛爐。其所計畫之

方法如左。增設熔鑛爐：前該鑛山山腳水南洞，原有二箇熔鑛爐，者回欲新增設一箇。」 

20
 《臺灣鑛業會報》六（1914.5），〈主要鑛山に於ける事業經營の概況〉，頁 77：「鑛石の賣買及依

託製煉：煤熔劑として陸中釜石鑛山より含銅磁鐵鑛を伊豫國川ノ石支山其他內地六七箇所の鑛山

より含銅硫化鐵鑛及鍰を購入し又瑞芳鑛山所產の含金銀硫化汰鑛を同山の依託に依りて熔鑛製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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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礦主所擁有的汽船勢德丸，便往來釜石與水南洞兩地，運送含銅磁鐵礦。21本山

與長仁礦床的豐富礦藏，使金瓜石的金礦產量在明治 41 年至大正元年（1908-1912）

達到最高峰。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礦業達到前所未有的興盛期，但在戰後，整個國際

經濟不景氣，日本本土的許多礦山都遭遇經營的危機，金瓜石礦業亦不在例外。由

於鹽基性配合劑取得不易，生產費用暴增，導致生產業屢次停止休業。 

 

（二）九份 

在日本治臺之初，對九份與金瓜石的評估中，認為九份的金礦質、量都應超過

金瓜石，藤田組以財閥的資本與力量率先取得九份的礦權，於是先後設置許多設備，

如大製鍊場等。22
 

但九份金礦產量從一開始便落後於金瓜石，23儘管人們認為，「年年之採堀額，

雖不免有增減，然為有望之金鑛，世人皆所共認也。」24但在多年的經營下，藤田

組顯然對九份的信心漸減，遂將九份礦權讓與基隆顏家的顏雲年經營。 

顏雲年取得礦權以後，一改藤田組的機械採礦之法，改為「狸堀式」，以利旁

支小脈的開採。藤田組先前所設置的機械設備形同報廢。但顏雲年的經營下，九份

                                                                                                                                                 

す然れとも一面に於ては品位較較卑き金銀鑛及含金銀銅鑛の一部は釜石鑛山に賣卻す又從來內地

に金銀鑛の製煉を依託するものありしも二年一月以降之を廢止せり。」 

21
 《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3 月 13 日，「金瓜石鑛山の擴張」；1908 年 4 月 16 日，「基隆金山近況

（下）」；《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08 年 4 月 18 日，「基隆金山（下）：金瓜石金山／金瓜石銅

山」。《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10 年 5 月 1 日，「含銅硫化鐵鑛山之購入」：「銅鑛之精煉，不

配合含銅硫化鐵鑛，須要多數經費，且銅分之滴出量甚少。同礦山前由岩手縣下釜石鑛山寄來配合，

然者回欲擴張其事業，恐有不足之憾，故更在內地購入二處鑛山。」 

22
 《臺灣日日新報》，1901 年 4 月 21 日，「瑞芳金山の事業擴張計劃」；1903 年 12 月 18 日「基隆各

金鑛事業の擴張」中則報導九份的大製鍊場已竣工。 

23
 《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9 月 27 日，「瑞芳及金瓜石金鑛の現況（一）」指出：金瓜石的事業較

九份稍進步。金瓜石產量第一，九份居次。 

24
 《臺灣日日新報》，1904 年 4 月 23 日，「本島主要金鑛之採堀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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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礦產量大增。同時期的金瓜石正遭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濟不景氣的影響，而

產量漸減。當時報導指出，金瓜石、瑞芳兩金山的產額共達四百五十七貫四百二匁，

25較諸前年，增加七十七貫五百三十一匁，實前所未有的好成績。除了瑞芳礦山的

增產以外，金瓜石反而減少了三百六十二匁，主要基因於顏雲年的改良採掘法，試

用最舊式的露天掘，而得到成功。26
 

但顏雲年的成功，並未持續太久，很快又呈現衰落之象，如《臺灣日日新報》

所指出的，「又去年以往，瑞芳九份之金鑛，尚景況隆隆，一山人口多有六千，花天

酒地不減市鎮，今亦萎靡不振，大有今昔懸殊之感。」27
 

 

（三）牡丹坑 

另一座金山牡丹坑，則有其曲折的發展。 

牡丹坑礦山最初由臺灣人連培雲、周步蟾與尤枝，以原礦一四一八號獲准採

礦，分為二礦主。但不久因資金短缺，陷入困境，於是礦權轉入出資者山下秀實的

名下。此後又為木村久太郎頂下礦權，繼續開採與探礦。28
 

據《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可知，木村組所經營下的牡丹坑礦山最初前景並不

被看好，直到明治 34 年（1901），木村組發現久盛坑此一富礦脈，才使原本慘澹的

前途為之一變。不久又陸續發現榮盛坑、山神坑。29儘管如此，其規模狹小，尚不

足與金瓜石、九份兩金山相提並論。當時把三座金山與日本本土的金山相比，基本

上都認為，金瓜石、瑞芳在日本是一等的金山，而牡丹坑則僅約二三流的位置： 

木村組不能與藤田組、田中組等相頡頏，而放下許多資本，故事業萎靡不振，

                                                 

25
 「匁」是貫的千分之一，一匁等於 3.75 公克。 

26
 《臺灣日日新報》，1916 年 2 月 28 日，「金產額新記錄」。 

27
 《臺灣日日新報》，1918 年 6 月 19 日，「田中鑛山整理」。 

28
 唐羽，《臺灣採金七百年》，頁 105。唐羽的這段敘述，不知所引資料為何。可確知的是，他認為

木村久太郎取得牡丹坑礦權是明治三十六年（1903），應誤。據《臺灣日日新報》1916 年 2 月 23 日

「蘭陽隨轅記（五）牡丹坑回顧」一則的報導，木村久太郎是在明治三十二年（1899）取得礦權。 

29
 《臺灣日日新報》，1916 年 2 月 23 日，「蘭陽隨轅記（五）牡丹坑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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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或廢鑛，屢陷失敗。至昨年十月掘得良好鑛脈，形勢頓覺一變。……現今

該坑使役內地人坑夫六十名內外，本島人坑夫一百五十名內外，但其規模狹

少，不可匹敵藤田組、田中組耳。30
 

牡丹坑的礦區與金瓜石毗鄰，有一部份的礦區更是向田中組所租借的，而田中

組也積極採掘未租借出的牡丹坑地區的礦脈，並建設架空索道，以搬運兩地的礦石。

據《臺灣日日新報》載： 

昔木村組，自己鑛務之擴張，其坑口接近之地，為田中組鑛區之一部份，遂

向借之，以併採淘。今則契約期限滿，者番繼續契約，……計契約若定，併

自已鑛區之事業，一概從事採掘，想後來該業之繁盛，未可量也。 

又說： 

又田中組者，曩日木村組送還之，牡丹坑溪之坑口，至金瓜石第四精煉場，

計畫欲架鐵索，以運礦石。邇日工事漸經始，鐵線單式徑七分，自牡丹坑溪

坑口，越山至金瓜石精煉場，延長八千尺，一日間運搬力約二萬貫云。31
 

值得注意的是，木村組對牡丹坑的經營，跟藤田組經營九份的方式頗相似，都

是對此礦山抱存很大的想像，而投注鉅額資本設置許多機械設備，當時設定每日礦

石的產出可達三百萬貫，所以設置第一、三、三製鍊場，水力發電場。而木村本人

也因此得到「金山王」之稱。32
 

但好景不常，牡丹坑的礦石產量不如預期，加上地理上的毗鄰，以及田中組也

有意向牡丹坑一帶發展，所以在一次木村組越界採金，導致田中組要求鉅額賠償的

糾紛，木村組便將牡丹坑賣予田中組，而從牡丹坑的經營中退出。時間為大正 2 年

（1913）。33
 

 

                                                 

30
 《臺灣日日新報》，1902 年 3 月 21 日，「牡丹坑鑛」。 

31
 以上兩條俱見《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5 月 18 日，「基隆金山狀況」。 

32
 牡丹坑原名武丹坑，後以音便而通稱為牡丹坑。以上所引俱見《臺灣日日新報》，1916 年 2 月 23

日，「蘭陽隨轅記（五）牡丹坑回顧」。 

33
 《臺灣鑛業會報》三（1913.7），〈二大金鑛の合併〉，頁 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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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危機下的金瓜石 

金瓜石在合併牡丹坑後，乍看下，似成最大礦山，但結果不然。田中組對此一

合併，顯然有很大的期待，所以甚至開始進行製鍊法的改善，34而且有意利用這次

製鍊設備的擴張，將來可以成為從外地買礦，進行製鍊，成為買礦製鍊所。35但不

想在合併以後，牡丹坑的產量仍持續下滑，36不過幾年的時間，牡丹坑便已成為廢

坑，金瓜石礦山蒙受甚大的損失，而買礦製鍊所的願望也落空了。37此段時期三金

山的發展，據 1918 年《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 

（三金山）近來為含金量漸少。……武丹坑已目前頃成為不採之廢坑。當時

木村氏所置大設備，今皆毀去，移送于田中鑛產會社之釜石鑛山，而以損失

終。又去年以往，瑞芳九份之金鑛，尚景況隆隆，一山人口多有六千，花天

酒地不減市鎮，今亦萎靡不振，大有今昔懸殊之感。而金瓜石之含金量，亦

見低下，迥不如前。現在鍊金應用之配合劑，其價又暴貴，事業前途，惟有

縮少耳。該山製銅鎔鑛鑪，向特為生命之寄，今為運船稀少，配合劑（釜石

鐵鑛石）供給告缺，其能力只足舉三分之一，且一個月舉業日數，不出二十

日，設備如彼尨大，支出如彼浩繁，其損失當有不堪。 

金瓜石合併牡丹坑，不僅並未帶來利益，反而蒙受損失，加上一次大戰後的經濟不

景氣，使得無論金瓜石在此一困境下，損失已甚不堪。於是田中組不得進行改造，

牡丹坑從此廢棄不用，而並縮小金瓜石礦業的經營規模： 

春間變更為株式會社之時，聞內部業將有改造之說，去月田中長兵衛氏令息

為社長代理，專門技師到鑛山詳查，先決廢棄武丹坑，次縮少金鑛銅鑛之經

營，又次極度制限鑛山所長之權限。（向稱為金山王，擁有專制的勢力者）其

有力幹部至二三退隱，或辭去，舊勢力凋落，新勢力漸露頭角，經營之縮少，

                                                 

34
 田和久次郎，〈大正二年中鑛業概況〉，《臺灣鑛業會報》八（1914.8），頁 27。 

35
 《臺灣鑛業會報》八（1914.8），〈金瓜石鑛山〉，頁 62。 

36
 高橋春吉，《臺灣金鑛業と世界金鑛業の大勢》（台北：臺灣經濟研究會，1933），頁 32。 

37
 但九份礦山的硫化汰礦則是送往金瓜石製鍊。《臺灣鑛業會報》十四（1915.2），〈瑞芳鑛山〉，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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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加以暗鬥之紛滋，關係者頗注視其前途云。38
 

原所長小松仁三郎辭職，由石神球一郎繼任，並進行裁員： 

基隆金瓜石田中鑛山，昨今全山之經營不振，且新舊勢力暗鬥，早有縮少業

務，淘汰人員之說，果然報也日始，至十三日止，力行淘汰，……該鑛山方

針，獎勵拏眷同居，故此次罷職者，多有妻子在，總數達五百名，該罷職者

有全員十分之四，……39
 

石神球一郎繼任所長以後，一方面舉債開發大屯山金礦，40以及投資南港石灰山，

一方面採取浮游選礦法，以浮游作業處理低品位的礦石，於是投注大量資本，增設

浮游選礦設備。41
 

但很快的大屯山金礦與南港石灰山的投資失敗，以致蒙受損失鉅大。原本經營

已入困境，加上石神主導的投資帶來的損失，更加雪上加霜。導致當時的金瓜石因

舉債之故，而瀕臨危機邊緣，據《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3 月 22 日的報導，當時

「借金百五十萬圓之金瓜石鑛山，將為廢坑」。42於是石神球一郎引咎辭職，43而所

長一職，便由田中清所接任。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段時期，田中組在日本的事業釜石鑛山，被三井財閥所併。

很可能是因由釜石礦山提供的媒熔劑失去穩定的供應來源，所以田中清上任以後，

遂積極處理此事。 

田中清上任，首先處理石神所引入的浮游選礦法，此選礦法每月花費達二萬

圓，但收益不過五千圓，不合成本，於是此類設備也遭廢止了。44而原本浮游作業

                                                 

38
 以上俱見《臺灣日日新報》，1918 年 6 月 19 日，「田中鑛山整理」。 

39
 《臺灣日日新報》，1918 年 11 月 18 日，「金山大淘汰」。 

40
 《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7 月 20 日，「含金礦は駄目，兒玉との間に係爭中」。 

41
 《臺灣日日新報》，1920 年 6 月 14 日，「金瓜石買收說」。當時因有住友銅山技師前去金瓜石，甚

至傳出住友買收說的消息。 

42
 《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3 月 22 日，「鑛山整理」。 

43
 《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1 月 31 日，「金瓜石之改革」；1923 年 3 月 18 日，「金瓜石鑛山：整理

と發展」。 

44
 《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2 月 12 日，「金瓜石鑛山の大緊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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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處理的低品位礦石則賣予日本本土的久原礦山。45
 

其次，停止宜蘭東澳一帶的硫化銅開發作業──過去認為這一帶蘊藏有硫化

銅，可就近開採，作為媒熔劑之用，但後來卻發現其硫化銅品質低劣，不堪使用，

於是田中清便下令停止。同時間則與日本本土足尾銅山交涉，以金瓜石所產的硫砒

銅石，交換足尾銅山的硫化銅礦，每月一千噸無償交換。46
 

第三，牡丹坑礦山除了產金礦以外，同時也曾發現炭坑，而在決定將其廢坑以

後，仍繼續開發其炭礦，47於是將其礦權以十三萬五千圓賣予後宮新太郎。這是後

宮信太郎與金瓜石發生關係之始。48
 

值得一提的是，金瓜石著名的地方頭人黃仁祥，眼見金瓜石的事業規模不斷縮

小，遂向田中清陳情，取得樹梅坪一帶的礦權，於是偕同其他幾人，共同成立株式

會社，並設置製鍊機械，開始他在樹梅坪一帶的礦業採掘。我們熟知黃仁祥的酒保，

應也是在此時所開設的。49
 

第四，田中清更作出重大決定，將整個金瓜石礦業經營單一化，以賣礦取代製

鍊，於是關閉全臺唯一的乾式製鍊所，將長仁坑所產的金銅礦石悉數運往日本佐賀

關製鍊所進行製鍊。50
 

田中清所作的這項決定主要是基於成本的考量。從礦坑中所採出的粗礦，必須

經過磨礦、碎礦、以及初步的選礦作業以後，方始進行製鍊。由於金、銅在粗礦中

                                                 

45
 《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3 月 18 日，「金瓜石鑛山：整理と發展」。 

46
 《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5 月 7 日，「田中と足尾の鑛石交換」。 

47
 《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11 月 21 日，「炭鑛再掘」：郡下金瓜石田中鑛山，所有武丹坑炭鑛，

前因廢止同坑金鑛精煉所，竝即中止石炭採掘，近因該地開設停車場，得以利便運搬，擬再採掘云。」 

48
 《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5 月 8 日，「武丹坑問題解決」。 

49
 《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5 月 7 日，「鑛山整理」：「者番金瓜石田中鑛山新任所長田中清氏，自

到任後即將作業縮小，一時傭夫，頗難為情。其黃仁祥氏，向該所長陳情，幸所長深有同意，特割

一部金鑛二十餘萬坪於樹梅坪，付與採掘。聞該處鑛脈微細正合島人採取，可容千人以內作業，想

前途成金者續出有望。而黃氏則偕外數人，組織株式會社，設備製鍊機械，成近日可以完成云。」 

50
 《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8 月 27 日，「金瓜石田中鑛山釜石鑛山と分離し田中家の獨立經營と

な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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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佔很小的比例，為了節省運省成本，所以選礦廠多設在礦坑附近地區，但在經過

汰選以後，所餘礦石體積既已不大，因此製鍊場所的選擇便不必受到礦坑所在附近

的限制。加上單一礦山所生產的礦石常未達到足以單獨製鍊的規模，所以日本本土

的許多礦山便常採取委託某一製鍊所代為製鍊的方式以節省成本。田中清的選擇跟

日本本土的趨勢相符。51
 

必須特別說明兩點：第一，早在明治末、大正初年，金瓜石礦山已將過剩而未

能製鍊的礦石運往日本委託製鍊，當時受委託製鍊的是三菱財閥的大阪製鍊所。52第

二，金瓜石所賣予佐賀關的礦石，主要是長仁坑所產的金銅礦，但本山所產的礦石，

則仍由金瓜石自行製鍊。53所以在昭和 8 年（1933）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鑛務課技師

高橋春吉談到金瓜石的金礦時指出，金瓜石採取「自家製鍊」與「賣鑛製鍊」併行

的方式。54
 

金瓜石採取賣礦的方式，直接影響及於臺灣的年度黃金產量，在昭和 6 年（1931）

的統計中，日本、朝鮮、臺灣三地的黃金產量，分別是 58％、39％與 3％，臺灣的

產量最低，但相對的，佐賀關的黃金產量卻高居全日本第一。55
 

除了以上四項措施以外，田中清更力行節約主義，減少支出，並淘汰冗員，解

雇約二十名的社員，同時也賣掉不用的物品、設備，所賣的金額達四十萬圓之多。56

在田中清的整理下，金瓜石礦山不僅一改過去每年蒙受巨額缺損的窘境，一變成為

                                                 

51
 桂弁三，〈最近二十五年間に於ける金屬鑛業の發達に就て〉，《日本鑛業會誌》51 卷 597 號，頁

3-4。 

52
 《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3 月 5 日，「田中組の銅鑛」；田和久次郎，〈大正二年中鑛業概況〉，《臺

灣鑛業會報》八（1914.8），頁 27：「雖も大正二年一月以來金瓜石鑛山か從來內地に移出し委託製

煉せる過剩の硅質鑛石を悉く內地に於て賣鑛するに至りしと。」 

53
 在後宮信太郎接手金瓜石礦權後，仍繼續這項做法：將長仁坑的金銅礦石賣予久原礦業，而本山

所產的金礦則在金瓜石製鍊場自行製鍊。請見《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12 月 10 日，「金瓜石鑛山

經營」。 

54
 高橋春吉，《臺灣金鑛業と世界金鑛業の大勢》，頁 25。 

55
 高橋春吉，《臺灣金鑛業と世界金鑛業の大勢》，頁 15-16。 

56
 《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3 月 18 日，「金瓜石鑛山：整理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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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有純益三萬餘圓的好景。在田中氏就任當年，金瓜石向臺灣銀行借款四十萬圓，

如今也減到三十三萬圓。57
 

值得注意的是，約在田中清進行改革的這段期間，金瓜石發現一大富礦脈，帶

來新的希望： 

金瓜石鑛山，去十一日在長仁坑南部礦床，發見一大富礦帶，是蓋自本年一

月起，苦心探礦者，……蓋該礦山一時間黃金之花也，從業員皆大為雀躍云。

58
 

金瓜石鑛山，久在悲觀之境，此次忽發見一大富鑛帶，誠為意外，然此在內

地如足底銅山，及秋田之荒川銅山，亦當有此狀況，因未可為若何奇現象，

礦務課當局亦無事挾疑，惟有大為其前途祝福耳，第尚要一確其實狀，故礦

務課高橋技師，特豫定本廿一日，前到實地踏查，然後以其真相如何，正式

發表。59
 

加上當時開放黃金自由買賣，造成金價高漲。60兩個因素相加相成之下，遂使金瓜

石礦山的前景仍有可以期待之處。 

當時田中長兵衛已去世，事業由其子田中長一郎繼承，可能是在債務的壓力

下，61又無鉅額資本可再投資，儘管發現富礦，但無論是浮游選礦設備或熔礦爐，

都已廢棄而不易再恢復，只能以賣礦為主，無法自行製鍊，無法在金價的上昇中得

到多少利益。62於是在田中清的奔走交涉下，田中長一郎遂將其股份轉讓賣與後宮

                                                 

57
 《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8 月 27 日，「金瓜石田中鑛山釜石鑛山と分離し田中家の獨立經營と

なる」。 

58
 《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3 月 18 日，「發見一大富鑛帶」；另見 1923 年 3 月 17 日，「新發見の

富鑛帶」。 

59
 《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3 月 21 日，「富鑛帶實地調查」。 

60
 《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11 月 14 日，「金塊の賣買が自由となったので息をついてろ當業者：

金瓜石田中鑛業訪問記」。 

61
 《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11 月 22 日，「金瓜石鑛山株式會社創立と其內容」。 

62
 《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11 月 15 日，「しなちく」；1924 年 12 月 17 日，「金鑛近況」：「據聞基

隆金瓜石鑛山近況，于金塊騰貴後，……利益亦增加。該礦業所，無別新施設，以現狀觀之，若騰

 



 20 

信太郎，於是後宮信太郎以總資本二百萬圓成立「金瓜石鑛山株式會社」，自任社長，

田中清則任常務取締役。63同年十二月，後宮信太郎與田中清等人，遂前往金瓜石

山神社拜祭，慶祝金瓜石礦山的復活。64
 

 

四、金產額的變動 

以下表列出從明治到大正年間臺灣三大金山歷年的金礦產額： 

 

表 1、日臺兩地的金礦產額： 

年代 產額（匁） 年代 產額（匁） 

明治 31 年 11,022 大正元年 427,232 

明治 32 年 32,610 大正 2 年 300,445 

明治 33 年 92,451 大正 3 年 365,607 

明治 34 年 155,421 大正 4 年 438,183 

明治 35 年 239,678 大正 5 年 382,183 

明治 36 年 245,935 大正 6 年 411,514 

明治 37 年 322,905 大正 7 年 206,097 

明治 38 年 394,506 大正 8 年 172,018 

明治 39 年 313,262 大正 9 年 139,917 

明治 40 年 319,249 大正 10 年 331,907 

明治 41 年 429,241 大正 11 年 180,335 

明治 42 年 421,212 大正 12 年 109,773 

                                                                                                                                                 

貴二成至三成後，則年增收萬圓左右，現正就發展策，為種種考究云。」 

63
 《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11 月 22 日，「金瓜石鑛山を繼承し二百萬圓の會社創立重役は後宮氏

を始め島內事業家」。 

64
 《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12 月 7 日，「金瓜石鑛山復活祝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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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 43 年 432,996   

明治 44 年 426,160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11 月 13 日，「本島金產額」。 

 

若是與日本各礦山產額比較，從明治 10 年（1877）以後，每十年為一區間，

可以發現日本的礦產價額不斷增加，在清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前後，即明治 20

年到 40 年（1887-1907）為頂點。以下的日本礦業則漸漸趨於安定狀態。直到大正

9 年（1920）經濟不振的影響下，才有衰退的現象。 

以下比較日臺兩地的產額： 

 

表 2、日臺兩地的金、銅、金銅礦產額 

 明治 40 年（1907） 大正 6 年（1917） 昭和 2 年（1927） 

金（貫） 
日本 773 1,887 2,560 

臺灣 373 439 121 

銅（噸） 
日本 38,713 108,038 66,571 

臺灣 46 1,009 577 

金銅礦

（噸） 

日本 無 無 無 

臺灣 無 15,109 68,878 

資料來源：《臺灣礦業會報》。 

 

從以上不難發現，臺灣的黃金產額在明治 40 年（1907）為全日本（包括臺灣）

最高，有將近全日本內地礦山的黃金產額一半左右。──日本從明治初年到 40 年，

輸出海外的黃金約三千二百萬圓。領臺以來臺灣的黃金產出約二千萬圓。佔了一半。

此後臺灣的黃金產額雖仍不斷成長，但因日本內地的產額也呈倍數增加，所以到了

大正 6 年，臺灣的黃金產額僅僅只有日本內地產額的四分之一不到。 

 

五、廠房、礦坑與交通運輸 

（1）可用文獻圖像資料 

圖像資料有：明治 33 年（1900）寫真帖、明治 40 年（1907）明信片、大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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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914）《金瓜石礦山寫真帖》。 

文獻資料有：明治 33 年（1900）《瑞芳及金瓜石礦山視察報文》（以下簡稱《報

文》）、大正 5 年（1916）《金瓜石礦山一覽》、大正初年《臺灣礦業會報》有關金瓜

石專論、大正 10 年（1911）《臺灣ニ於ケル金礦業》。 

 

（2）廠房 

據《報文》，明治年間的製鍊場在二坑坑口下約七百尺的內九份溪側，即今金

瓜石神社上下，海拔約三百多公尺處。 

據唐羽《臺灣採金七百年》所述，金瓜石在明治年間曾建五座製鍊場，第一製

鍊場在本山五坑附近。第二製鍊場後來改為泥礦廠。第四製鍊場改為搗礦場。而第

一、三製鍊場則遭棄置。65
 

在明治 40 年（1907）的開山十週年的明信片中，我們看到有第三、第四搗礦

所，以及青化精鍊所、泥礦精鍊所的圖像。（請見圖 1、2、3、4）搗礦所或青化製

鍊所都在金瓜石，而且是為處理本山金礦而設。 

在《金瓜石礦山一覽》載金瓜石有「本山搗礦製鍊所」、「本山砂礦製鍊所」、「本

山泥礦製鍊所」，這三間廠房在《金瓜石礦山寫真帖》的圖像資料，請見圖 5、6、7。 

比較明治 40 年（1907）間的明信片與大正 3 年（1914）的《金瓜石礦山寫真

帖》的圖像，可知本山搗礦製鍊所（圖 5）應是在第四搗礦所（圖 2）的基礎上擴建

而成，這一點跟唐羽所言相合。明治年間的青化精鍊所（圖 3），應即大正年間的砂

礦製鍊所（圖 6）。明治年間的泥礦精鍊所（圖 4）即大正年間的泥礦製鍊所（圖 7）。 

 

（3）礦坑 

據明治 33 年（1900）的《報文》可知，金瓜石最初開採處，即一、二、三、

四坑，長盛坑、疏水坑、寶生坑等處。當時所謂的金瓜石礦床，即指一到四坑。 

明治 30 年（1897）3 月本山一坑開坑。明治 31 年（1898）2 月本山二坑開坑，

                                                 

65
 唐羽，《臺灣採金七百年》，頁 104。但其所據資料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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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坑下 107 尺。第三坑在二坑下 162 尺。 

明治 33 年（1900）左右開寶生坑，在第二坑斜下方 78 尺。長盛坑則在山神社

上、第二坑斜上方 160 尺上。 

另有疏水坑，坑口是內九份溪的源頭，在第二坑上 120 尺。明治 31 年（1898）

起施工，其目的是為長盛坑的排水與礦水的搬運。 

樹梅坪坑，在長盛坑口正南 2260 尺處。66
 

 

另據大正 5 年（1916）的金瓜石礦山田中事務所所刊行的《金瓜石礦山一覽》，

田中長兵衛時期曾經採掘過的有金瓜石本山礦床、樹梅、牡丹坑、金西坑、第一、

二、三、四長仁礦床、龜坑、鶴坑、松坑、竹坑、草山坑等。67但到了大正初年的

主要礦床，主要有本山（金瓜石礦床）、五坑（金瓜石礦床底）、長仁坑（第一長仁

礦床）、長仁露頭（第一長仁礦床）、第三長仁坑、龜坑、樹梅坑、牡丹坑（牡丹坑

本坑）各部。 

據此可知，明治年間的長盛坑、疏水坑、寶生坑，到了大正年間很可能都已廢

棄不用，僅本山礦床與樹梅坑繼續開採。 

                                                 

66
 以上見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瑞芳及金瓜石礦山視察報文》（以下簡稱《報文》）（台北：臺

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1900），頁 48-50。 

67
 以上見金瓜石礦山田中事務所，《金瓜石礦山一覽》（台北廳：金瓜石礦山田中事務所，1916），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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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瓜石地質及礦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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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通運輸 

據《報文》，當時一、二坑內都有輕便車道（rail）。而一坑與第一製鍊場間設有

架空索道。68
 

據《金瓜石礦山一覽》，則當時的運輸交通已有較完整的建設，共有： 

1 . 複線架空索道（以動力），長 13200尺：設在火庚仔寮、中央停車場、長仁

停車場、熔礦所間。搬運礦石與其他貨物。 

2. 複線架空索道（自動），長 2996尺：在本山採礦場、搗礦製鍊所間，搬運

礦石。 

3. 自動輕便鐵索：共計 14257尺，各採礦場、停車場間。搬運礦石。 

4. 斜坡索道：450尺，在水南洞、熔礦所間。搬運礦石與其他貨物。 

5. 軌道：坑內：1438哩。坑外：443哩。69
 

本山系統的金礦，以輕便車道或斜坡索道集中在本山粗選礦場。 

本山系統的精礦則以複線架空索道，經過中央停車場，運往火庚仔寮。 

本山系統的製鍊原礦則以複線架空索道，運往水南洞製鍊垤。 

長仁系統的金礦則以輕便車道集中在長仁粗選礦場 

長仁系統的精礦則以輕便車道、輕便鐵索、斜坡索道或複線架空索道等運往火庚

仔寮。 

長仁系統的製鍊原礦則運往水南洞製鍊場。 

長仁系統的銅礦則以電車搬出六坑之外，再以無極索道運往水南洞選礦場。 

從選礦場、製鍊場所出的精礦，則運往火庚仔寮，再以海運送往佐賀關。在鐵道

從火庚仔寮延長到基隆八尺門後，則改從八尺門出港。70
 

 

                                                 

68
 《報文》，頁 51。 

69
 以上見《金瓜石礦山一覽》，頁 15-16。 

70
 以上見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の鑛業》（台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無出版年），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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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日臺兩地金礦技術的發展（明治大正年間） 

一、礦業技術發展的背景 

（1）礦業法規 

明治 5 年（1872）宣佈的礦業法規，明白區別「土地所有權」與「礦物所有權」，

於是所有礦山都是政府的礦山。而開採者即由政府所雇傭。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希望與西方國家競爭，開始銳意改革發展各種展業，礦

業作為工業與國防工業的資源與基礎，開始受到重視。日本本土也在明治以後開始

致力開拓國內礦山，並改進採礦、選礦與製鍊等方法。 

當時主要的產業開發方針即輸入西方技術。如明治 2 年（1869），工部省便招

聘英、美、法、德四國共 78 名礦山技師、土木技師、地質學者、大學教授、坑夫長、

坑夫等。但都雇用不久。但這一批人都在明治 16 年（1883）以前一一被解雇。 

 

（2）買礦製鍊所的興起 

明治末年，伴隨著鐵道、船舶的發展，許多製鍊所不僅進行「自山製鍊」，同

時也購買其他礦山的礦石進行「他山製鍊」。 

如久原礦業會社便在大正 5 年（1916），在日本大分縣佐賀關，與朝鮮鎮南浦，

各建一大製鍊所，進行買礦製鍊。如三菱礦業會社也在大正 8 年（1919），在瀨戶內

海的直島建設生野礦山附屬的製鍊所。 

明治末年以來日本對臺金、銅等礦的探測開採，致有金瓜石等金山的崛起，而

有鑑於臺灣礦業的興盛發展，當時也有人主張認為在基隆設立大製鍊場，以集中製

鍊。71但因製鍊所需的媒溶劑取得不易，所以金瓜石礦山很快決定採取賣礦予日本

的製鍊場的方式，而此一在臺設置國立製鍊場的建議遂未付諸實行。 

 

                                                 

71
 《臺灣鑛業會報》二（1913.3），〈製練所設立慫慂〉，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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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期的製鍊法 

金瓜石盛產金礦、銅礦與金銅礦，金礦、銅礦主要產於本山礦床，而金銅礦則

產於長仁礦床，此金、銅礦採取濕式製鍊，即青化法，加上混汞法，以採取金、銅

分，而長仁礦床的金銅礦則須以乾式製鍊以進行熔鍊。72但從明治年間以來，製鍊

法曾有過幾次的發展與變動，金瓜石也是經歷幾次的製鍊法的變動後，方才固定為

濕、乾兩式製鍊法。以下簡述其製鍊法的發展。 

 

明治初年流行的採金法即淘汰法，係以石臼粉碎礦石後，再以汰鉢拾取沈澱的

砂金。如山野、芹野兩礦山，即先鎚碎礦石，再由壯丁在踏臼上以踏搗的方法粉碎，

再以木製汰鉢篩別其粉末，採取可堪使用的金分。 

但在西方學理的影響下，方法有所改變。從淘汰法變成混汞法、青化法。 

最初先行混汞法，此法主要從國外傳入，方法各有不同，主要步驟即把礦石搗

碎後，加入水銀取金。 

明治元年（1868），佐渡、生野、院內等礦山，雇用外國技師，努力革新冶金

術，於是而有「混汞製鍊法」。明治 3 年（1870），佐渡金山，英人傳入「鍋混汞法」。

生野礦山採用法人的「樽混汞法」。明治 4 年（1871），芹野也倣效生野礦山，使用

「樽混汞法」。73
 

與金瓜石有關的兩種濕式製鍊法，即鍋混汞法，與 Hungtington 磨混汞法。 

 

鍋混汞法原本是歐美專門應用於銀礦上的方法。對金的採取率不良。但自明治

3 年（1970）始，佐渡礦山採用此法，不斷試驗改良的結果，明治 7 年（1970）以

後使用「混汞鍋八基」，終於達到收支相償的效果。對金銀礦，先以鍋混汞法而採取

金，然後投入藥品，而與銀混汞，於是金、銀皆能採取。 

                                                 

72
 《臺灣鑛業會報》一四七（1927.11），〈大正年代の臺灣鑛業（二）頁 34-35。 

73
 為了搗礦，各礦山有不同的搗礦裝置，如山野金山為了一日 25 噸的選礦，而裝置「搗礦機」。大

葛金山也為了處理一日 15 噸，而設置「混汞搗礦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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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 32 年（1809），金瓜石礦山以 California 式搗礦機進行搗礦，設置四個鍋，

而行鍋混汞法製鍊。 

在明治 37 年（1904）搗礦混汞製鍊法流行以後，佐渡礦山便廢止鍋混汞法不

再使用。金瓜石也在明治 38 年（1905）實行青化法以後，改為搗礦混汞法配合青化

法。於是停止鍋混汞法的使用。 

直到明治 40 年（1907），僅僅山野、瑞芳等礦山仍用此法。在山野礦山，是先

以搗礦製鍊採金，然後再於礦尾應用鍋混汞法，回收逸失的金分。瑞芳金山則是依

Huntington 磨混汞法收金，淘汰其殘滓，再使用混汞鍋。但在青化法發展成熟以後，

伴隨搗礦混汞製鍊法，已可對礦尾作更有利的處理。於是在明治 42 年（1909）鍋混

汞法走入歷史，不再被用。 

 

Hungtington 磨混汞法主要是金瓜石、瑞芳兩金山在明治 32、33 年（1899-1900），

年間開始使用。 

金瓜石金山在明治 31 年（1898）開山創業之際，先採用搗礦混汞法，而在明

治 34 年（1901），更設置了四臺輾磨機（直徑三呎五吋深二呎四吋），採取碎礦、混

汞兼行的方式。先處理其礦石中的土礦，將其土礦在五分目篩上篩別，留在篩上的

東西，則置入搗礦機中進行搗礦，然後移入輾磨機，使用 Hungtington 磨混汞法，

處理搗礦後的礦砂。明治 35 年（1902），牡丹坑金山亦設置輾磨機而行此法。 

在當時，採用輾磨機的礦山並不多，但在明治 40 年（1907）青化法流行後，

金瓜石與牡丹坑亦不再用此磨汞法了。 

 

三、搗礦混汞製鍊法 

搗礦混汞製鍊法是日本的山野、芹野兩金山所創始的。其他礦山如佐渡、生野

兩礦山亦銳意於「混汞法」的研究，山野、芹野、大口、牛尾等，鹿兒島地方的金

山，也留意於「混汞法」的進步。尤其是山野金山，在明治 10 年（1877）雇聘法國

人，改進古法，在山野、永野兩所設置「搗礦製鍊所」，而建立「搗礦混汞法」的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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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 23 年（1890）佐渡礦山開始一種新式的搗礦製鍊法，是這類搗礦混汞法

的完成型。佐渡礦山使用的是 California 式搗礦機，鐵杵的重量為 850 封度，而其

臼的內外則以汞金作為「汞面銅板」，以機械式的振動汞面銅板的方式，以增加採取

率。此一搗礦混汞法，在當時是金冶金法中最成功也最重要的方法。 

佐渡礦山的成功，約在明治 32、33 年（1889-1900）左右，其他礦山紛紛效法。

於是樽或鍋混汞法被放棄，本來一些礦山所採用的木杵搗礦法也被廢止，而一律仿

行佐渡礦工的鐵杵搗礦混汞法。包括金瓜石、瑞芳、牡丹坑等金山，亦採用此一新

式搗礦機。 

約在同一時期，「青化法」也開始流行，但因行青化法前，仍須粉碎礦石，並

以汞化取金，所以直到明治末期，搗礦混汞法漸漸轉變成為青化法的預備作業。亦

即由搗礦混汞法，更進一步變成搗礦混汞法加上青化法。 

明治 36 年（1903）日本各礦山所採用的 California 式搗礦機的杵數、重量及原

動力： 

佐渡──杵數：120。杵重量：850。原動力：汽機。 

金瓜石──杵數：40。杵重量：166／246。原動力：普通水車及橫水車。 

牡丹坑──杵數：20。杵重量：225。原動力：普通水車及汽機。 

瑞芳──杵數：10。杵重量：165。原動力：普通水車及汽機。 

 

四、濕式製鍊：青化法 

金礦的「濕式製鍊法」，是明治初年結合其他製鍊法，以及西方的新技術而發

展出來，此法最初用來處理銀礦，如小坂礦山還是銀山的時候便採行此法。但在日

本採行金本位制後，銀礦的價值一落千丈，於是便開始試驗將此法用在其他礦石上

的可能。 

「青化法」作為濕式製鍊法之一，取得很好的成績，於是在日本各金山間迅速

傳播。這種方法即是在搗礦混汞採金後，在其礦滓中加入「青化加里溶液」再處理，

以溶解採取殘餘的金分。 

青化法在明治 28 年（1895）尚未脫試驗期，而在明治 30 年（1897），從鹿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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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地方輸入實際的研究，明治 33 年（1900）始，在波佐見金山（長崎）實施，次年，

在牛尾金山實行。隨著青化法的成功，另有「泥礦製鍊法」，以處理品位較低的礦石，

無論是把礦石磨成礦泥，又或者對青化法中的青化溶液作出改良，都可達到很高的

實收率。 

此後，許多礦山，諸如山野、芹野、生野、佐渡，以及金瓜石、瑞芳、牡丹坑

等諸金山皆倣效之。到了明治 40 年（1907），不用青化法的僅僅只有數座金山而已。 

金瓜石本來採取搗礦混汞法，但在明治 37 年（1904）以後，開始採行砂泥別

青化法。包括本山礦床、樹海坪、牡丹坑的金礦，採取搗礦混汞法與青化法並行。

並以唧筒循環溶解法的方式進行泥礦青化法。 

其製鍊過程主要分作三個步驟：搗礦→砂礦或泥礦→製鍊。（參見圖 9-14） 

搗礦：在本山與牡丹坑各有本山搗礦製鍊所，以及牡丹坑製鍊所。 

砂礦及汰礦青化法：本山砂礦製鍊所、牡丹坑製鍊所。 

泥礦青化法：本山泥礦製鍊所、牡丹坑製鍊所。 

到了明治末期，青化法又被用在銅礦上，成為熔礦爐製鍊法。 

 

五、乾式製鍊：熔礦爐製鍊法 

明治末期，由於金礦的品位日益低下，多在 0.001％以下，即使有 0.001％以上

的富礦，也常伴隨銀礦、銅礦或其他的硫化物。單獨處理金礦變得極為困難。 

明治 30 年（1897），針對銅礦的「生礦自熔製鍊法」發展完成，於是對於過去

不值得單獨處理、品級甚低的金礦，如今也可利用此法，從所產出的粗銅中收集微

量的金。於是金礦、銅礦合熔的製鍊方式大受歡迎。對金的製鍊，遂從搗礦混汞製

鍊法、濕式製鍊法，轉而集中在乾式製鍊法上。隨著銅礦的熔礦爐製鍊的發達，金

的產額日益激增。 

這也使得在此乾式製鍊法上取得成功的小坂、日立等礦山，以買礦製鍊的方

式，從其他礦山購買品位低下的金銀礦，以所買來的金銀礦作為珪酸熔劑，以製鍊

出粗銅，而成為日本一流的銅山。同時也因此乾式製鍊法，在產出粗銅的同時，也

可收集黃金，所以產金額也遙遙凌駕其他金山，而成為一流的產金製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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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坂礦山屬於財閥藤田組所有，藤田組經營九份礦山，但並未在九份實行此乾

式製鍊法。但相對的，金瓜石在發現長仁礦床以後，由於此礦床屬於當時罕見的金

銅礦，所以田中組便在水南洞設置了熔礦爐，進行乾式製鍊。而本山礦床的礦石仍

然採行濕式製鍊。 

此乾式製鍊既是為金銅礦而設置的，所以在大正年間決定將長仁礦床所產的礦

石買與佐賀關製鍊所後，此熔礦爐便毋須再用而廢棄了。（參見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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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日本財閥與金瓜石礦業的關係 

據周憲文《日據時代臺灣經濟史》所論，臺灣金礦業之興衰，可分作四期，二

盛二衰。在大正七年（1918）以前為興盛期，當時臺灣最主要的幾座金山，分別由

藤田、田中、木村等經營。大正七年（1918）以後經歷一段衰落期，瑞芳礦山由顏

雲年接手，金瓜石礦山亦因產額縮減，而轉入後宮信太郎手中。直到昭和七年（1932）

才又再次復甦，並持續到昭和十八年（1943）才又再度衰落。 

首期之興盛期是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初，由於當時臺灣金礦尚未進行有規模的開

採，日本實業家或財閥在利潤的驅使下，紛紛投資開採礦產，而使金礦業盛極一時。

大正七年（1918）以後，則受到世界經濟蕭條的影響，而由盛轉衰。至於昭和七年

（1932）以後的再次復甦，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日本再度禁止黃金出口；一是九

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實施獎勵產金政策的結果。至於最後的由盛轉衰，則完全是太

平洋戰爭所致。 

在此對日本政府產金政策稍作解釋。日本自明治三十年（1897）實行金本位制

度後，將此制度延長至臺灣實行，於是明令禁止黃金輸出。但此後先後有關東大地

震，日本國內產業不振，加上戰後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影響，日本不得不對黃金的輸

出解禁。此一解禁，連帶對臺灣的金礦業發展產生影響。但此一影響如何，尚未能

夠精確評估。 

昭和七年（1932）日本政府再次下令禁止黃金輸出，但因日幣的國際匯價低靡，

以致於黃金的價格居高不下，遂又造成開採金礦的風潮。遂使臺灣金礦業再創高峰。

而此後太平洋戰爭造成諸項產業不振，尤其到了戰爭後期，對外貿易陷入停擺，以

致於黃金無所用處，許多金礦脈都停止開採，而改採銅礦。金瓜石也在此時改採銅

礦以供軍事需要。礦山事業嚴重衰落。74
 

 

                                                 

74
 以上參考唐羽，《臺灣採金七百年》，頁 14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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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瓜石礦業發展過程中，先是由實業家田中長兵衛取得礦權，後來由後宮信太

郎接手，昭和年間則落入日本礦業株式會社手中，日本礦業株式會社屬於昭和年間

的新興財閥，前身是久原財閥。 

與金瓜石並稱臺灣兩大金山的九份，最初則是藤田傳三郎所有，藤田傳三郎屬

於藤田組，相對於三井、三菱等財閥，算是當時的二流財閥。此後才轉讓予臺灣當

地的顏雲年家族。 

也可以說，臺灣的金礦業從最初便與財閥有所關聯，九份最初便由財閥所經

營，而金瓜石礦權則是先由實業家所有，昭和以後才由財閥所接手。九份的礦脈大

小不一，不利於財閥經營，所以藤田財閥轉讓九份的礦權以後，也不見再有其他財

閥有收購九份礦權的意願。相對的，金瓜石的經營方式，始終是比較具有採取有規

模的，機械化的方式，這牽涉到資金的大小、調度，無論是田中或後宮這些個人實

業家，在經營金瓜石礦業時，屢屢遭到困難，最後才由日本礦業株式會社所接手。 

對照金瓜石與九份，也更容易說明兩地發展的差異所在。從實業家到財閥的發

展，則與日本本土經濟的發展有關。關於日本礦業株式會社的角色，不在本文討論

的時間斷限之內。關於日本財閥的研究不少，但在中文學界，對這個主題的研究則

相較少了許多，所以本文只先介紹日本財閥的興起形成，以及財閥與礦業的關係，

作為日後更進一步討論昭和年間財閥與金瓜石礦業發展、與軍國主義關係的研究之

用。 

 

一、近代日本財閥的崛興 

從明治末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是日本重工業與化學工業開始發展的時期，

此時民間資本在這方面的投資比例不大，包括製鐵、機器、兵器等工業，主要還是

必須依靠國家資本的投資。在日俄戰爭後，日本對重工業與化學工業（諸如礦業、

造船業）的需求越來越高，也越來越緊急。 

但日本對重、化學工業基礎的發展始終很弱，主要受到幾方面的阻礙：第一，

歐美國家的重、化學製品的進口。第二是日本缺乏重、化學工業的原料，以致於必

須仰賴進口輸入原料。第三，是重、化學工業的所需資本龐大。第四，是重、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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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所需技術的不足。這幾點因素，使得民間不願投資資金於重、化學工業，而將

其資金投資在流通、金融部門，以及輕工業、礦業等，以獲得高利潤為前提而將其

事業更多樣化。 

從明治四○年代到第一次大戰期間，世界經濟恐慌，日本經濟亦受打擊，使得

財閥得到有利發展的條件。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九一八事變（即日本方面所稱的滿州事變），日本全面邁

向工業化，進入近代工業國之林，日本的國民經濟的基礎不斷擴大，巨大企業的不

斷出現，出現了三井、三菱等巨大財閥，至於淺野、古河、大倉、藤田，則是中規

模財閥，確立了一流與二、三流財閥的區別，同時也出現了鈴木、久原、川崎等「大

正財閥」群。形成以「金融資本」為中心的財閥。 

森川英正分析日本的幾大財閥，指出財閥主要分作兩種：一是「政商型財閥」，

即主要依靠政治權力、政商活動，蓄積其財富資本而興起的財閥，諸如三井、三菱、

藤田等財閥，都屬於這類財閥。一是依靠礦山經營而興起的財閥，如住友、古河等

財閥。但政商型財閥中，如三井、三菱、藤田，亦投資其資本於礦山經營上。政商

活動與礦山資源都有其獨占性，從中所獲得的鉅大利益，正是財閥形成的重要條件。

無論是利用政商活動或礦山經營而崛起的財閥，很快都走向多角化經營，紛紛改組

為合名會社、合資會社或株式會社等會社組織。形成以「持株會社」為頂點，統轄

直系會社，並配置有子會社、孫會社，以及傍系會社等。 

但這一波的財閥機構改革，似乎並未配合日本當時對重、化學工業的需求。在

這一波的改革後，各財閥仍以流通部門或金融部門為主，在生產部門中也以輕工業

的比重最高，重、化學工業的基礎仍然很弱。如三井、三菱這兩個最大財閥，三井

財閥的事業集中在銀行、物產與礦業三種，與礦業的關係甚深，三菱的產業則以銀

行金融為主，對礦業的關注較少。 

從大正末年到昭和初年，恐慌與不景氣仍持續不變，所以截至昭和初年為止，

各財閥基本上仍是以流通、金融部門，以及礦業為主。重、化學工業仍然很弱。直

到此時，仍然由國家負擔起發展重、化學工業的發展的責任。 

但在財閥的發展過程中，礦業是一個值得注意的部份。日本財閥有一項共同的

特徵，即其各事業中，與礦山有關的事業，佔有很大很重要的部份。尤其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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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正是經營礦山所獲得的超高利潤，加上礦山的土地的所有權，與礦山有關的

各個事業，都成為財閥發展期中的重要部份。75
 

明治年間興起的第一流財閥中，以三井財閥與礦業的關係最深。而第二流財閥

中，藤田財閥經營九份礦業自不待言。至於大正時期的久原財閥，則是日產財閥的

前身。 

昭和以後的新興財閥，以日產與本文的關係最深。這些新興財閥與先前的既成

財閥，有一些比較明顯的不同。首先，如前述，既成財閥屬於綜合型的企業體，不

同領域都有其事業，並以流通、金融、輕工業部門為主。但新興財閥則致力發展重

工業、化學工業，以及電力部門，屬於重化學工業型的企業體。其次，既成財閥在

經營上趨於保守，所以無論對新技術，或對朝鮮、臺灣等殖民地的興趣，遠不如新

興財閥。也許正是這兩點的差異，使得日產財閥可以較順利取得金瓜石的礦權。 

 

二、日本財閥與礦業發展 

日本在明治 40 年（1907）左右，受到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國內經濟亦遭遇危

機，到明治 43 年（1910）左右，漸有復甦之象。此後在大正 3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

爆發，歐陸各國對軍需品的需求，促使日本國內的事業得到蓬勃的發展。日本的礦

業界在大正 5、6、7 年（1916-1918）三年得到高度發展，而面目一新。但在大正 7

年（1918）末大戰終止後，礦業的發展馬上面臨危境。對此，日本政府特別進行一

些處置與對應方式，如關稅的改定等。此後，先後又發生大正 12 年（1923）的日本

關東大地震，昭和 2 年（1927）經濟不景氣，昭和 5 年（1930）美國的經濟恐慌，

以及緊接著而來的世界經濟大恐慌，更是危機重重，雪上加霜。 

綜觀日本礦業的發展，大約可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分期，在大戰時日本礦業得

到顯著發展，而在戰後遭遇重重困難與挑戰，方才確立其事業的基礎。 

                                                 

75
 以上請見玉城肇，《日本財閥史》（東京：社會思想社，1976），〈序章〉，頁 3-68；宇田川勝，《昭

和史と新興財閥》（東京：教育社，1982），頁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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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礦業經營基本上有幾項特色：第一，從個人企業變成會社企業，更從合名

會社組織變成為株式組織。第二，許多大礦山都是從很早以前便已開發，而在明治

維新時政府著手經營，並漸移交民營，而多數落入財閥手中。第三，由於礦山經營

需要大額的固定資本，而其成本的回收時間又很長，很自然會產生借款或隸屬關係，

因此常見礦業公司或會社間的買收或合併，尤其小型的公司或會社常被大型的會社

或財閥所合併。76上述的第一、三點特色，我們都可以在金瓜石的礦業發展史中看

到。 

 

以下簡單介紹日本幾大財閥與礦業的關係。 

三井財閥是各財閥之首，也是在四大財閥中，與礦業關係最深的一個財閥。三

井財閥的關係事業中，礦工商業佔了全國的 16.54％，而其礦工商業的資本也佔了全

國的 24％。 

礦業在三井系的事業中佔了很重要的位置。三井礦山即其礦業經營事業中最著

名者。基隆炭礦與臺灣炭礦，都屬於三井礦山的子會社。炭礦在三井的礦業事業中

比重最大，也可以說，三井的礦業事業主要以炭業為中心。根據「昭和二年本邦鑛

業の趨勢」可知，三井系礦業會社的總出炭量佔全日本出炭量高達 24％。 

除了掌握炭礦以外，三井財閥也涉及鐵礦製鍊業。田中長兵衛藉以發跡的釜石

礦山，正是被三井所收購的。而在三井的經營下，釜石礦山的熔礦爐能力，僅次於

官營的八幡製鐵所，而在民營製鐵所中則居首。 

三菱財閥也對礦山的經營有其成就。它從官方承接而來的佐渡金山、生野銀

山，以及大阪製鍊所，使其在明治末年所產的金產量，在日本佔第一位，銀佔第三

位，銅佔第三位，成為大礦山業者。 

另有古河財閥，則經營足尾銅山，但古河堅持「產銅一本主義」，不另作多角

化的經營，與另一個財閥：住友財閥，儘管亦涉足鋼鐵業，但走多角化經營路線，

兩者形成明顯的對比。 

                                                 

76
 礦山墾話會編，《日本鉱業発達史》（東京：原書房，據 1932 年刊本復刻），下卷（2），頁 76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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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比較與本文有關的藤田財閥，則在改組為藤田合名會社的同時，也積

極經營小坂礦山。小坂礦山屬於銀山，但是在明治 30 年（1997），因應國際的趨勢，

日本實施金本位制以後，使得銀價大跌，遂使藤田組的經營迅速惡化。遂使其有意

放棄小坂礦山。 

打開此一危機的，是藤田組的藤田傳三郎之甥：久原房之助。他動員小坂礦山

的技術人員，進行礦山電氣化、減除礦害等技術的改進，並在明治 35 年（1902）以

自熔精鍊法進行黑礦處理，使得產銅額成功增加。遂使小坂礦山從銀山變為銅山，

由於此一改變，也使藤田組的業績好轉。 

數年後，久原房之助退出藤田組，另行經營日立礦山，在其經營下，日立礦山

成為全國僅次於足尾礦山的第二大銅山，久原房之助也成為僅次於古河與藤田兩財

閥的大產銅業者。他更積極買下其他礦山，以及採取買礦製鍊的方式，建設佐賀關

等製鍊所。於是在大正元年（1912）設立久原礦業株式會社，屬於久原財閥所有，

此即後來買下金瓜石礦權的日產財閥的前身。77
 

 

結語 

本案為金瓜石礦山史歷史研究案，主要以金瓜石礦山史，並參照日本礦業技術

發展史進行研究。目前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礦山史與礦業技術發展史兩部份。 

礦山史研究方面，除了可再增加《臺灣總督府檔案》的文獻資料作為補充以外，

應可再與同時期的日本一或數座金山或金銅礦山的發展比較，如此方可得出金瓜石

礦山的特殊性與重要性。但此一工作不太可能在短期間完成，必須自成一個研究案。

至於礦業技術發展史，則有必要在匯整相關資料後，才能作更深入與多方面的研究。 

本研究案的時期集中在明治、大正年間，這段時期日本軍國主義尚未大盛，礦

業與軍國主義的關係尚不明顯，加上此一課題在中文學界的研究十分罕見，所以目

                                                 

77
 以上請見森川英正，《日本財閥史》（東京：教育社，1978），第一、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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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尚難就此一課題有所發揮。 

由於相關資料量較諸原先所預期龐大許多，建議可以一年期的研究案進行資料

的整理、彙整與摘要，再循序漸進進入具體課題的研究，比較可能在相關研究上有

所突破。 

以下是本年度研究案的總結歸納。 

 

光緒十六年 （1890），施工工人在今八堵車站附近大華橋下基隆河邊清洗飯碗

時無意間發現河中的砂金，於是溯流而上，先後發現小金瓜露頭與大金瓜露頭。蜂

湧而來的淘金、採礦者曾高達數千人之多，清政府設立金砂局以管理之。直到光緒

二十年（1894）清日甲午戰爭，戰後臺灣被割讓與日本，而進入另一個階段的發展。 

日本取得臺灣以後，很快開放礦權的申請，藤田財閥相中九份，認為九份最有

發展前景，所以率先取得九份礦權，而對九份採取大規模的開採經營方式。相對的，

金瓜石的礦權則由田中長兵衛所得，田中長兵衛為個人實業家，其事業體後來改組

成為田中會社。 

金瓜石、九份與兩地，最初以九份的礦脈備受期待。由於九份的礦脈厚薄不一，

並不利於大規模的機械開採，而其製鍊設備過大過當的結果，只是造成浪費。（後來

牡丹坑亦步其後塵，在金瓜石收購牡丹坑礦山後，這些設備都遭廢棄或變賣）。以致

於藤田財閥在此遭遇很大的失敗，不得不讓出經營權，而由顏雲年接手，並採取最

原始的狸堀法。78
 

相對的，金瓜石礦山在開始開採後，人們很快發現其價值高於九份礦山，而且

其礦脈遠較九份更適合進行大規模開採與財閥的經營。明治 38 年（1905）在第一長

仁礦床發現廣大的含金銀硫砒銅礦床，更使金瓜石除了金礦以外，還有大量銅礦的

生產，並在金瓜石附近的水南洞（即今之水湳洞）成立全臺唯一的乾式製鍊所，成

為當時臺灣唯一生產並外銷銅礦的地區。大正 2 年（1913）金瓜石金礦更合併附近

的牡丹坑金礦。 

                                                 

78
 蛙亞流生，〈偶感漫話（一）〉，《臺灣鑛業會報》八（1914.8），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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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金瓜石礦權在個人實業家田中長兵衛手中並未發揮出最大的效益。79儘管金

瓜石礦山收購鄰近的牡丹坑礦山，但此合併並無實質效益，反而只是空歡喜一場而

已。牡丹坑不僅從此廢棄不用，田中組也不得不進行改造，縮小金瓜石礦業的經營

規模。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由於整個國際經濟的不景氣，日本許多礦山都遭

遇經營的危機，包括田中長兵衛在日本經營的釜石礦山也因經營不善而轉賣予三井

財閥。在種種不利因素下，使得田中組不得不縮小金瓜石礦山的經營規模，原所長

小松仁三郎辭職，由石神球一郎繼任，並進行裁員。 

石神球一郎任內，一方面舉債開發大屯山金礦，投資南港石灰山，一方面投注

大量資本，增設浮游選礦設備，但這些投資都一一以失敗告終。石神球一郎引咎辭

職，而由田中清接任。 

田中清上任後，作出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廢止浮游選礦法、停止宜蘭東澳一帶

的硫化銅開發作業、繼續開發牡丹坑炭坑。而更關鍵的改革，則是將金瓜石礦業經

營單一化，以賣礦取代製鍊，於是關閉位於建水南洞地區、全臺唯一的乾式製鍊所。 

儘管如此，由於礦山的經營成本負擔太高，回收期甚長，加上過去投資失敗導

致的鉅額負債，於是在田中清的奔走交涉下，田中長一郎遂將其股份轉讓賣與後宮

信太郎，於是後宮信太郎以總資本二百萬圓成立「金瓜石鑛山株式會社」，自任社長，

田中清則任常務取締役。而同樣是個人實業家的後宮信太郎也在經營數年後，又將

礦權賣予日本的日產財閥。 

無論是田中或後宮經營期間，由於資本額有限，所以金瓜石的礦產量的增減，

往往繫因於是否發現新的富礦體。相對的，日產財閥取得金瓜石礦權後，挾其鉅額

資本，馬上進行的卻是設備的更新，以及新選礦場（即今日的十三層選礦廠）的建

設，以新技術對礦石進行採選，而提高其黃金產量，使得金瓜石在其經營期間得到

「東亞第一金都」的美稱。日產財閥的經營，也許也證明了一點，即礦業與財閥的

關係之深。儘管金瓜石的礦業曾經歷田中與後宮兩位實業家的經營，但在日產財閥

                                                 

79
 新谷胖，〈臺灣鑛業界革新の曙光〉，《臺灣鑛業會報》三（1913.7），頁 23：「其處で金瓜石鑛山も

創業の時代は極く素人が小規模で仕事をして居る中に漸次盛大になったの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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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才得到最輝煌的成績。 

 

關於金瓜石製鍊技術的發展：金瓜石盛產金礦、銅礦與金銅礦，金礦、銅礦主

要產於本山礦床，而金銅礦則產於長仁礦床，此金、銅礦採取濕式製鍊，即青化法，

加上混汞法，以採取金、銅分，而長仁礦床的金銅礦則須以乾式製鍊以進行熔鍊。

但從明治年間以來，製鍊法曾有過幾次的發展與變動，金瓜石也是經歷幾次的製鍊

法的變動後，方才固定為濕、乾兩式製鍊法。 

金瓜石創業之際，曾實行幾種濕式製鍊法： 

1、鍋混汞法：明治 32 年（1809）始，以カリフオルニア式搗礦機進行搗礦，

然後以鍋混汞法進行製鍊，但在實行青化法後，鍋混汞法便停止使用。所謂的搗礦

混汞法，遂轉變為青化法的預備作業，亦即由原本的搗礦混汞法，更進一步變成搗

礦混汞法加上青化法。 

2、搗礦混汞法與 Hungtington 磨混汞法的配合使用：採取碎礦、混汞兼行的方

式，先處理其礦石中的土礦，將其土礦在五分目篩上篩別，留在篩上的東西，則置

入搗礦機中進行搗礦，然後移入輾磨機，使用 Hungtington 磨混汞法，處理搗礦後

的礦砂。 

3、青化法：此法是在搗礦混汞採金後，在其礦滓中加入「青化加里溶液」再

處理，以溶解採取殘餘的金分。金瓜石本來採取搗礦混汞法，但在明治 37 年（1904）

以後，開始採行砂泥別青化法。 

明治末期，青化法被用到銅礦上，發展出乾式製鍊的熔礦爐製鍊法，並被應用

來製鍊長仁礦床所產的金銅礦。但在大正年間採行賣礦而不自行製鍊以後，此一製

鍊法便廢止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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